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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医科大学校友会编                                     2015.03 

 

复旦大学领衔“脑科学协同创新中心”，积极参与“中国脑计划” 

 

在刚刚结束的东方科技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脑科学研究院教授杨雄里表示，类脑计算和人工智能

研究是即将启动的“中国脑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悉，以阐明脑的工作原理为目标的脑科学，是本世纪全球

最重要的科学前沿领域之一。已被列为“事关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科技项目”之一，“中国脑计划”正在酝酿中，

不久将启动。 

上海市政府已将脑科学与人工智能列为重大科技项目，成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一个重要

举措。自 2012 年，复旦大学牵头联合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十几所高校及中科院

研究所，成立了“脑科学协同创新中心”，依托医学、数学、神经学等学科交叉的综合优势，已在大脑研究中取

得多项进展。推进脑科学研究和转化应用，积极推进和参与“中国脑计划”的实施。院长马兰教授表示，上海在

脑科学基础研究的成果，将在未来为互联网、云计算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创造最佳的结合点。  

  

母 校 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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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近日徐汇区副区长王宏舟带领枫林街道、区科委和商委有关负责同志来到复旦大学枫林校区现场办公，

共同支持脑科学协同创新中心建设。马兰教授、杨雄里院士向王宏舟副区长介绍了脑科学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培

育和“中国脑计划”、“上海脑计划”推进情况及与徐汇区政府推进共建、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建议和初步设

想。桂永浩副校长表示学校积极支持中心与徐汇区共建。王宏舟副区长表示区政府将从多方面支持脑科学协同中

心建设，要求在政策、空间、人才引进、资源汇集各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和保障，与复旦大学携手共建，为上海

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作出贡献。                         （文汇报 2015.03-18，上医新闻网） 

 

复旦-复星健康梦基金设立 

 
3 月 19 日-上海，首届复旦大健康论坛暨“复旦-复星健康梦基金”成立签约仪式在复旦大学举行。为感恩母

校培养，在新常态下助力国家医疗卫生发展和改革，促进医学研究高效推进大健康产业发展, 复星集团通过上海

复星公益基金会在复旦大学 110 周年校庆之际，捐赠 1亿元人民币设立“复旦-复星健康梦基金”。该基金主要将

用于建设“一号医学科研楼”（命名为复星医学科研楼），支持复旦医科发展战略以及奖励在医学科研、创新管理、

成果转化和教育发展等领域的杰出团队和个人。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朱之文，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上海市卫计委

党委书记黄红，复星集团董事长、复旦大学校董郭广昌，复星集团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上海复旦大学校友会

会长梁信军等出席当天活动。                                                     （复旦大学新闻网） 

 

儿科医联体完成布局 十家成员覆盖上海九个区 

日前，中山医院青浦分院正式加盟成为复旦儿科医联体成员。至此，在短短的 9个月中，复旦儿科医联体作

为国内首个儿童专科医联体基本完成了布局，10家成员医院覆盖全市 9个区。儿科医院院长黄国英表示，儿科医

疗服务专业化、分级诊疗、集团化运行是国内外儿科发展的必然趋势，发达国家已有成熟经验，但在我国儿童三

级医院医联体模式尚无先例。而通过儿科医院人才输出、管理与服务模式输出，则将真正实现让儿童在家门口的

二三级医院就可以体验儿科医院同质化的医疗服务水平。复旦儿科医联体正式成立于 2014 年 4 月 16 日，由上海

医学院、 附属儿科医院共同发起成立，联合提供儿科和新生儿科服务的其他 9 家我校附属医院组建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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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去年该医联体儿科门急诊服务量达 306.8 万，占了全市儿科服务量的 1/3，为进一步缓解儿童就医

难矛盾，改善就医体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儿科医院) 

 

 

卢洪洲理事荣获“2015“最美援外医生”称号 

    2015 年 3 月 24 日，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共同主

办的 2015“大爱无疆-寻找最美援外医生”公益活动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上医校友会理事、上海市(复旦大学附

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卢洪洲教授、与海军卫生部综合计划处王志慧等10名援外医护人员当选为2015“最

美援外医生”称号。 

 

校 友 动 态 

校 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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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卢洪洲作为中国首批援塞拉利昂公共卫生师资培训队的一名医学专家，并担任培训队临时党支部副书

记。在援外工作期间，卢洪洲与队友们不畏环境艰苦，不顾个人安危，奔波在塞拉利昂各个疫区最前线，卢洪洲

利用自身非常丰富的传染病救治临床经验，积极展示我国产染病防控的经验、特色和优势。他因地制宜采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以及多种形式的操作演练，针对基层医务工作者、公共卫生人员、基层管理组织者和社区志愿者开展

教学培训，传授埃博拉防抗的关键知识点，将我国急性传染病防控经验运用到当地埃博拉防控实战中，起到了事

半功倍的效果，受到了当地和国际组织包括塞拉利昂总统在内的有关各方高度评价。 

卢洪洲理事简介 

 卢洪洲，教授，医学博士生导师，1988 年毕业于安徽省蚌埠医学院获学士学位，1996 年获上海医科大学传染

病学硕士学位，1999 年获上海医科大学内科学博士学位，2002 年美国田纳西州 Vanderbilt 大学分子流行病学博

士后。现任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委员会委员、国际艾滋

病学会会员、世界中医药联合会艾滋病专业委员会理事、上医校友会理事等。 

 

校友张金哲院士荣获“2014 最美医生”称号 

3 月 26 日，中央电视台“寻找最美医生”大型公益活动正式揭晓了“最

美医生”名单。经过三个多月的寻找和推选，最终评选出张金哲、贾永青等

十名个人，获得活动组委会授予的“最美医生”称号。 

校友张金哲院士今年已 95岁高龄，他也是中国小儿外科手术的重要创始

人，被称为“小儿外科之父”，他的一生就是中国小儿外科的发展历程。他

发明了目前医疗界广泛应用的“张氏钳”、“张氏瓣”等手术器械。他用稿

费成立基金，资助贫困孩子看病。行医 64年，他始终坚守两个习惯：兜里永

远装着小纸条，上面写着典型疾病症状、治疗要点、注意事项，坐诊时发给

家长。 

从 2014 年开始，“寻找最美乡村医生”大型公益活动正式更名为“寻找

最美医生”大型公益活动，活动在总结和借鉴前两届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拓

宽了寻找范围，把关注的目光延伸到了整个医生群体，在包括乡村医生在内

的整个医生群体中寻找“最美”人物，从他们身上汲取营养，感受责任，体味崇高。 

张金哲校友简介 

 张金哲，1920 年 9 月生，1946 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  现任北京儿童医院外科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儿科

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小儿外科主要创始人之一，1997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发表学术论文达 250 篇以上，

主编和参加编写各类大型医学著作 20 余本，为亚洲小儿外科学会执行理事，美国《儿外科杂志》及国际《小儿外

科杂志》顾问，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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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党员，原上海医科大学副校长、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上海医科

大学校友会原会长、名誉会长，上海市第八、九届政协委员，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原副

会长，病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朱世能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5 年 3 月 16 日 21

时 21 分在中山医院不幸逝世，享年 80 岁。 

    朱世能同志 1936年 3月 7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1941年至 1948

年，先后就读于苏州平直小学、江西上镜信江小学、苏州南园镇第一、

第二中心小学，1948 年至 1954 年就读于苏州中学。1954 年考入上海

第一医学院攻读本科，1959 年毕业并留校任教，先后任助教、讲师、

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直至 2006 年退休。期间，1963 年 6 月至

1966 年 6月攻读上海第一医学院病理学专业研究生，师从谷镜汧教授。

1975 年 6月至 1977 年 6月，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参加上海市赴西藏

医疗队到拉萨和藏北工作。1980 年 2 月至 1981 年 9月，在美国哈佛大

学公共卫生学院肿瘤生物学系做访问学者，得到哈佛大学很高的评价。

1984 年 7月至 1994 年 2月，担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上海医科大

学副校长。1990 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6 年至 2008 年担任上

海医科大学校友会会长。 

朱世能同志长期从事肿瘤学研究及病理诊断工作，并致力于肝癌

发病机制的研究，是国内研究“乙肝病毒与肝癌发病关系”的著名专家，是“211 工程”肿瘤学科学术带头人。

他理论功底扎实，研究成果突出，在“肝癌肿瘤标志物研究”等领域成绩卓著，发表专业学术论文 80余篇，研究

成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奖项。朱世能教授主编了《肿瘤基础理论》、《现代肝脏

病理学》等六部学术专著，参编《现代肿瘤学》、《实验肿瘤学基础》、《临床肝胆病学》等专著十余部。其中由朱

世能教授主编的《肿瘤基础理论》一书成为影响国内病理学研究的重要论著之一；以丰富的病理解剖案例为题材

编著的《医林奇案》一书，也已成为我国广大病理学工作者案头必备指导用书，深受同行赞誉，该书荣获全国科

技图书二等奖，上海市优秀图书奖等奖项。朱世能教授曾担任两届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担任上海

市医学会病理学分会主任委员、名誉主任委员，上海市法医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对中国病理学发展做出了卓

越贡献。 

朱世能同志潜心医学教育 50 余年，身先垂范、甘为人梯，关爱青年教师和青年学生的成长成才，始终做到政

治上引导、工作上支持、思想上关心、生活上帮助，即使是在担任校领导期间，对青年教师和学生仍然做到有问

必答，循循善诱。他的那些活泼生动的案例、风趣幽默的语言、深入浅出的授课风格，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和难忘的回忆。为了帮助系里青年教师及研究生提高英文水平，已是 70 多岁高龄的朱世能同志仍然利用晚上的

时间组织青年教师及研究生英文沙龙，亲自指导英文阅读、演讲技能，凡受过朱世能同志指导的师生们无不有如

沐春风，醍醐灌顶之感。朱世能同志曾获得“上海第一医学院先进工作者”、“普康—上海医科大学优秀教师奖”、

上海医科大学“我心中的好老师”、“上海市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上海市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

 
沉 痛 悼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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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朱世能同志是一名优秀的党员领导干部。他热爱党、热爱人民，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水平，为人公道、作风

正派。他担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上海医科大学副校长期间，先后分管学校教学、科研工作，工作中始终保

持勤勉务实、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殚精竭虑、一心为公，为学校改革发展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群众中享有

较高威望。在担任上医校友会会长期间，他尽职尽责、协调各方、不辞辛苦，在他的主持和努力下，上医校友会

帮助组建和发展了 19 个地方校友会，广泛动员校友为校庆献计献策，为母校发展捐款出力。即使在退休后，朱世

能同志依然牵挂着学校的事业发展，在关心下一代等工作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上海医科大学校友会组织编写《正

谊明道—上医院士如是说》一书时，朱世能同志虽已年逾古稀，却不辞辛劳帮助编撰组奔走联系采访相关人士，

他的“上医情结”深深影响和教育着在场的每一位年轻人。 

朱世能同志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立场坚定，百折不挠。无论在哪个

岗位工作，他始终对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勤勤恳恳、鞠躬尽瘁。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学力坚深、勤耕不辍，

生活俭朴、淡泊名利，是我们工作和学习的楷模。朱世能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一

位谦和儒雅的良师益友。他的高尚品德、崇高精神和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3 月 21 日上午，朱世能同志的告别仪式在上海市红十字会复旦大学捐献接受站告别厅举行。数百名师生员工

怀着沉痛的心情送别朱世能同志。朱世能同志逝世后，上海市党政领导、校党政领导和相关单位、部门负责人以

各种方式对朱世能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表示慰问。 

 

 

 

 

 

 

 
1959 年时的毕业合影后排（右起第 6 为朱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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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年 7 月在校门的留影 参加“上海市第二批赴藏医疗队”（第二排左一朱世能） 

朱世能为“和汉堂”题字 朱世能主编、参编的部分著作 

1987 年 5 月广州，参加上医广州校友会成立大会发言并与上医广东校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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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老会长朱世能病逝的消息实在是太突然了，要不是程刚副会长说老会长走的时候他们都在 IBU 外面守候，

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还记得 2月 4日上午，彭裕文会长，程刚副会长一行代表上医校友会到老会长家慰问，一

开门老会长和师母石老师出来迎接，老会长看到彭会长，程副会长高兴的双手作揖，说：“谢谢，新年好！”石师

母夸鲜花真漂亮。交谈中老会长说最近身体不错，每天早上都要读报，说到这程副会长还劝老会长有空写点东西，

老会长笑着拍拍自己的肚子“肚皮空了，唔好写！”老会长就是这么个风趣，儒雅的学者。 

老会长朱世能一生正直、爱国、爱校是上医杰出典范，如今驾鹤西去，我们永远还念他。 

 

一个中国学长心目中的美国人 

                                                                               朱世能 

     1980年 2月 10日，我们一群充满兴奋求知和疑云莫测心情的中青年学者在北京搭乘中国民航班机离开祖国，

途径卡拉奇、巴黎直飞美国纽约。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政府高等教育部派出的第二批出国访问学

长，总共有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教师、研究员 43 名。对我来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刚刚过去，两年赴

西藏医疗队的生活还历历在目，真是思多绪少，百感交集。 

     回想出国前几个月的生活，可称丰富多彩：笔试、口试、专业准备、语言准备、美国大使馆面试••••••长期

以来，我们这些人习惯于读英文，不谙讲英语，虽然经过英语的培训，但还是半聋半哑。我的笔试成绩还可以，

但到口试时惊慌得对主考老师连来两个“Pardon me ?”突然“醒来”，发现老师在讲中文：“请把你的准考证拿出

来看一看。”一阵羞惭与慌乱，哪还会有好成绩？想起这些，也增加了我初次出国的忧虑。航途中，我们在卡拉奇

停留一小时，在巴黎戴高乐机场转机，那要等五小时，其中除了好奇地逛逛免税店外，我就在琢磨能否听懂用英

2015 年春节前校友会领导慰问朱世能教授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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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预报的航班和通知，发现折扣不小，但对各处的英文标示、布告都能领会。这使我安慰不少，我相信自己能够

学好。 

     我和其他三位同事的出国学习属于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上海医科大学之间的学者交流项目，其中与我专

业较为多口的是病毒肿瘤学，就是研究病毒与癌的关系。这在当时是个热门，导师是著名的 M.Essex 教授，一位

和蔼的地道美国人。听从中国老师的意见和美国老师的安排，我除动手实验外，将两年的学习重点放在科学思维

的学习和技术信息的汲取上，为此我尽量听课、听讲座、参加学术会议，向实验室的众多朋友请教。学习结束前，

哈佛大学让我去 7个城市的学术机构做短期交流访问。在与美国学者、学生，乃至普通美国人的交往中，我逐渐

了解了美国，熟悉了美国人，形成了一个磨灭不了的印象：一个中国学者心目中的美国人。 

友好美国人 

 总的来说，美国人表现得很大度、宽容，给人以友好的感觉。他们总是友善客气地听完你的意见和问题，给

你一个恰当的答复。作为访问学者，我们被视为两校学术交流的使者，从机场迎接，到院长接见、校刊记者采访，

一系列活动都让人感到亲切：从学习安排到生活照顾也处处体现细微周到。校刊发表我们来到哈佛的新闻后，从

多的美国朋友自发地问寒问暖，表示愿为我们做点什么。两年中，在学习之余我不但参加了学校的毕业典礼、运

动会、还有机会应邀参加美国朋友的婚礼、丧礼等。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的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在一年的时间

里，每周五晚上从不间断地义务召集我们 4人练习口语，到后来交谈的内容海阔天空，包罗万象，使我们不但学

习语言，更增长了许多知识。一位原籍希腊的美国教授，姓氏很长，学生们亲切地称他为 D教授，每隔一月，就

请我们到他家去吃饭。他单身，总特地请来说标准话的美国朋友考我英语。有一天，他突然问我，想不想去听他

主持的课，我说当然愿意，他又问我能不能为这个课程讲上一二节，当听到我说：May I try?是他高兴地笑了，

表示有我选题，他帮我备课，还说：“这就对了。因为不然单听课要自己付 200 美金，这样我说你即是老师，又是

学生，打个报告，听课费就全免了。”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帮我认真准备材料，让我试讲，完成了这堂名叫“中国

与美国病理学教学的异同”的特殊讲课，赢得了学生的兴趣。 

都讲美国人工作像工作，休息像休息。在休息天，我们会受邀参加他们集体的或家庭的活动。在言谈中发现，

他们中的大多数对中国的情况不太了解，留在他们头脑中的是封建、落后的旧中国，加上“文化大革命”那惊恐

的印象。对这些，我们谈得很坦率。他们常常问：“你来美国有没有 Cultural Shock？”对 Cultural Shock 的含

义开始我不完全了解，交谈后，我直截了当地说，我并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中国不是不好，美国也不是都好。他

们笑了。 

美国人之间的友好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的彼此信任和坦率性格分不开。他们通常说话算数，鄙视欺骗，并且有话

直说，有帐明算。一起出去吃饭总是讲明每人分担（上海人叫“劈硬柴”）还是由谁请客。如果属于前者，便会有

人在饭桌上拿出计算器，算出每人该付多少。那时代中国人对此不可思议，谓之“小器”，我倒认为这是中国古代

名言“亲兄弟明算账”的具体体现，使彼此有一种愉快的气氛，增进了友谊。 

在与美国人交往中会发现，他们总尽量不使你为难，照中国人的说法，“总给你面子”。一旦你显得很固执，

他们不会与你争执。我们有的同胞误会了这点，会在某些场合讲自己国家的不是，这时会有美国人插进这么一句

警言：在别人面前骂自己的妈妈是最没有教养的。 

美国的警察都经严格挑选，外表上显得端庄英俊，制服和领带都在浅蓝色到深蓝色的范围，值班时全神贯注，

向他们问路或需要他们帮助时，他们都非常尽职，耐心作答。我难以忘怀一件令我十分感动的事：在亨廷登大街

快到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后门的一个道口，我经常在早上遇见一位老年妇女借导盲犬引带穿过马路，就在那时，警

察会立即从值勤岗奔跑过来，一起搀扶老人过街。每见到这种动人的场面，我总感叹地想：“这是多么美好的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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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 

美国人很重情。在我离开哈佛回国之前，举行了一些欢送活动不说，我导师的一位秘书 Sherry 小姐专门送我

一条她在空闲时间手工编织的绒毯，并且说：“记得我们的友谊！”我真的很感动，至今我每用它就会想起在美国

的日子和美国的朋友。 

勤奋的美国人 

人当然有勤有懒，总体来说，美国人十分勤奋。看到美国经济的兴旺发达，看到那么多的科技发展，看到文

化教育实力，人们不会相信那儿会有许多懒汉。 

美国人的勤奋首先与他们在社会中的竞争有关。“不做没饭吃！”“人往高处走！”哈佛大学当时有 11 个学院，

每年的考生无数，一些热门的专业（医学、法律、商务）可能要在十几名考生中择优录取一名。同样，每年应聘

哈佛的教授、教师人数也相当可观。在高校医学院中，哈佛、耶鲁、斯坦福、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和旧金山分校，

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等始终名列前茅，当然，群芳争艳，当时初露头角的杜克大学等也颇受人关注。在这些学校中，

相比起来职工待遇不高，但着实被看作是“金摇篮”，因为名牌大学的一段经历会直接影响到一个人将来的供职和

赚钱。在两年中，我亲眼见到两位竞争中的失败者。有一门我选择听课的讲座，由各系教授轮流上课，有一次一

位教授不知是准备不足还是情绪不佳，慌慌乱乱，让人感到学不到东西，听课的 100 多名学生纷纷举手提问，秩

序顿时混乱，有人请来了主持该课程的教授，当场将讲课教授“请”下台去。此后，我再没见到这位教授的行踪。

另一次是一位副教授与担任主任的我的导师因工作等原因发生纠纷，在他们一次细声密谈后没有几天，副教授向

几位熟悉的同事道别，客客气气地离任，随即由搬运公司将以他们的科研经费添置的两个大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如

数横穿美国大陆迁往新户。后来听说那位副教授任新职后干得不错，不但晋级，还取得了结果。这一点在美国甚

为突出，多数美国人将解职、调动等不视为打击或奚落，他们认为，即要在新岗位上做得更好，以此证明自己的

知识和能力，给对方和周围人群一个回答。 

美国老板很关注勤奋工作的部下。在美国各地，我们这些中国去的学者都愿意多学多干一点，美国老师对我

们也都比较信任和赏识。由于实验室的几台超速离心机平日使用十分频繁，我就常常选休息日区完成实验。有一

个星期天，我我在操作时因平衡失当，将一台新机器损坏。当时我很着急，不知有什么赔偿的规则，更担心赔巨

款。第二天一早，我将情况如实报告了导师的助手，也是实验室的负责人，她很快检查一遍，安慰我说：“没关系，

我打电话让厂方派人来换根轴。”还说，“你这么用功，周日也来实验室，要注意休息。”我焦急地问他修理费用贵

不贵。她轻松地说，“几百美元的事，你别管了，要知道老板看到大家勤奋工作是会高兴的，多做总会有错，下次

小心，别伤了自己。”我当时感动得除了“谢谢”之外，什么话都讲不出。后来我将这事直接告诉导师，他笑笑，

说：“助理已将这事告诉我了，你不要在乎这些，不要太累了。”过后我回想起这一切，感到这件事对我的教育是：

要更勤奋，也要更小心。 

美国人的勤奋在学生身上体现很多。一般每门课程多由好几位教授担任，主持该课程的教授在开始时介绍课

程安排，并布置必读的几本主要参考书，学生听课都认真记笔记，并不时提问。他们从来不问考试范围，也不要

求划“重点”，凡讲的都要考，参考书上有的也要考。都说名牌大学学生念书有拼命的感觉，我耳闻目睹，坚信不

疑。 

潇洒的美国人 

美国人有潇洒的美誉不无道理。他们平时很随便，吃饭、穿衣，乃至室内摆设都不讲究。快餐、便饭是常事，

即便在家举行 Party，也只是些奶酪、蔬菜、烤肉、蛋糕之类。请朋友到家，很好的菜也属便捷之举，是一块烤

牛排、一份水煮的速冻青豆，加些啤酒、饮料、水果。烤牛排之前总会有人问客人：“生些？中等？还是熟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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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熟些（well done）”，也必然见血见生肉。除那些十分正规的场合外，美国人请客的高标准是在院子里安

排烧烤（barbecue），饱食畅饮，有说有笑。说起酒类，美国人多喝葡萄酒、啤酒，再是加冰块的威士忌，一般不

喝烈性酒。餐饮之后，很快收拾，清理一次性食具，将碗匙放入洗碗机清洗，所剩食品不会很多，一般都倒掉或

进入粉碎机，几声轰响，骨肉成末，流入下水道，一冲了之。他们少有将吃剩食品藏进冰箱的习惯。 

美国人穿着很随意，多数人夏天穿衬衣、T 恤，冬天毛衣外披滑雪纺，西装、礼服只是在庆典、重要宴请时

露面。在波士顿，就有不少名人，甚至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穿着随便地在街上漫步。与此相反，在大学里西装革履、

提着手箱穿梭来往的多数是推销员。美国人平时很少谈论穿好穿坏。有一次我穿一件浅蓝色羊毛衣去实验室，一

个刚来不久的技术员小伙子高兴地叫起来：“你真像我爸爸！”在中国哪有这种话？细问后知道他爸爸比较年轻，

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件衣服对我来说实在是很合适。 

美国人重视个性化和独立生活。在美国，左撇子（以左手写字操作者为主）较多，约占总人口的 10%，接近

自然发生率，原因是美国人从来就顺从孩子自我发展，不强求纠正。事实上，这是比较符合健康要求的。此外，

美国小孩从小自睡一床甚至一屋，一到 16 岁就开始独立生活，打工赚钱。有一次我们在炎热的海边见到好几位年

轻的妈妈，放她们的 2、3岁的孩子赤脚在烫热的鹅卵石上蹒跚学步，在旁的中国人看了都揪心。 

美国人待人接物都挺简单化，英国式的“How do you do”、“How are you”都代之以“Nice to meet you”.正宗

的“Good morning”都被“Morning”或“Hi”代替。“Good bye”听不大到，都称“Bye”或“See you”。我想也

许这样做既简单，又随便。早上上班时电梯内外一片“Hi”声，真是晨曲一首，绝对不用记姓提名。谈起姓名，

不单是美国，西欧国家在一般场合也都呼名不称姓，还叫小名，颇感亲密。但也由此带来一些令人费解的事，3

岁小孩都开始叫“Bob”、“Mary”来替代对爸爸、妈妈的称呼，在中国人看来真是岂有此理。 

给美国人送礼是件很困难的事，他们实在不缺什么。政府官员最高的礼品标准是 50 美元，多了要上缴。民间

交往当然重要，但也不必多破费，而最好的礼物是想得周到的小物件，比如有的朋友平时流露喜欢某样小摆设，

你在他生日时送他一个，真是极大聪明。 

美国人的潇洒往往与他们的自信联系在一起。美国人除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太短作为憾事外，在很多方面都引

以为荣。传统习惯给了他们条件。都知道给美国朋友去信的信封怎么写，真可城简单：从小到大，从己到国。个

人的姓名总在前，而且是名在前、姓在后，然后是部门、单位，再是市、州、国家。当然，这些都不能说明美国

人不爱集体不爱国，恰恰相反，一旦升旗美国国旗或奏美国国歌，美国人都会表现得尊重、自信，有的启口轻唱，

有的还用手掌扪在心前，看了很让人感动。 

美国人的潇洒也常同幽默联系在一起。一般的美国人在人群中行动之前总会来一句“Excuse me”。有的美国

人怕自己的坐站引起不欢，常常来一句“Am I on your way（我挡了你吗）？”并一耸肩膀或来个笑脸，马上避

让。这样双方会显得很友善。美国人对别人的过错也总给面子，且惯用一种幽默来达到目的。有一次，我们受邀

参加宴请，那是一个人数不多的正式家庭宴会。不等主人引导，我们的一位同事已缓缓在一张长方桌的一端坐下，

主人过来见到这种尴尬场面，立即笑着说：“这把椅子有问题，坐得不好会摔跤，只有我会小心地对付它。”我们

的同事不好意思地起来换位置。事实上，正式宴请有个规矩，即男女主人对坐长桌两端，宾客的座位位于桌子的

两边。前面我曾介绍美国警察的友善，这里再介绍一个来自一位同事那里有关警察的故事。美国人不主张，甚至

不允许在厨房内开油锅，这些都是在租房时特别关照，且大多数房间的顶壁都装有油烟报警器。一次我的一位老

师做油炸鱼肉欢宴众宾，报警器起了作用，不久警察来到，走走嗅嗅，随后是肩膀一耸，说：“好哇，下次再起油

锅告诉我一声，让我一起来尝尝。”说完一笑，做个手势离场。这事后来传为佳话，听到的留学生都引以为戒，并

感到这倒不失是一个思想教育的范例。 

美国人独特的思维方法增加了他们的潇洒。记得 1981 年 3月的一天，我正在纽约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突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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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宣布里根总统遇刺。我们立即回到楼上的房间内打开电视机，听到新闻中宣布：凶手是一位精神病患者。不少

人一笑了之。事后，美国朋友告诉我：“听见了吗？我们的总统是受到人们拥护的，谁会去杀他？那是精神病人干

的！”据说类似情况也有以相同方式处理的，真令人叫绝。 

差劲的美国人 

和各国各地情况一样，在美国这样的社会里，也是好人占多数，但对有些人，用客气的话来说，叫“差劲”。

只要到过纽约的地铁站，你就会发现那儿经常有人随地小便，臭味恶熏。 

美国的地铁车厢内，皮革坐垫（现在已改为硬塑料）被切划，墙上到处涂鸦，不堪入目，据说都用的是油性

彩笔，很难擦去。这与每天上下班车厢内挤满的上班族平日里所表现出的安静、文雅形成鲜明的对比。有人介绍

那些都是无聊的年轻人干的，但人们不禁要问：他们的家长和老师怎么不管？那些管理部门的头儿在干什么？ 

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大城市里汽车处处，少数自行车只能在人行道上骑骑推推。但即使这样，也还有人

将之作为锻炼身体的工具。可笑的是，自行车比汽车更容易失窃。于是有的车主在停靠时除了上锁外，还会将前

轮卸下，与后轮一起圈锁，真是何雅之有？ 

美国人的贫富和种族差异甚为明显，一些城市的近郊多有“白人区”、“黑人区”之分。即使在“白人区”，安

全保卫也不全一致。有一次，一位中国大陆去的访问学者在家门不远处遇到袭劫，手提小电器被抢不算，头皮也

被利器切开。报案后警察赶到现场，一脸无奈，说：“对不起，这里是非警察管辖范围。”真令人费解。结果受伤

者在医院缝了 13 针，自认晦气。后来大使馆通知各地中国学者，要注意安全，不能为节省房租而寄住在非安全地

带。 

美国城市的安排布局和维护保养总体来说可称“OK”，但有些地方实难恭维。不说纽约北端的残楼破房，如果

你见到一些城市市郊结合部的垃圾场，你绝对不会将之与印象中的美国文明联系起来。美国朋友很有趣，会主动

讲点丑事，甚至带你去现场目睹。有一次，我被朋友开车专程送去波士顿市郊看“洋相”，那是一片废墟，除堆有

大量废旧轮胎外，垃圾成山，附近是一座制造酸菜的工厂，地上一大片酸臭的脏水，令人作呕。我真奇怪，有没

有人在那儿主管卫生？ 

美国一些高级住宅区可以门窗不锁。我们去一位老师家，发现前门不通，就绕到后门从厨房直进客厅和卧室，

听说这种住宅内的电器、摆设都不会发生顺手牵羊的事，主人告诉我们：财产都保险，值钱的饰品等在银行保险

箱，梁上君子不值得“到此一游”。也有人告诉我，美国的贼偷大不偷小，言下之意，胆敢抢银行，不屑光顾市场。

但也不尽然。我在波士顿的商店亲眼目睹白天抢劫。那是一个星期天，我们几个中国人一起逛街想选个手表，进

入一家约有 10名店员的珠宝钟表店后，站在钟表柜前看货，突然背后店员尖叫起来，我转身只见一个中年男子夺

门而出，两名店员紧追不放。几分钟后警察赶到，有几名警察直奔加入马路对面的缉拿队。据了解，偷盗者在珠

宝柜台前佯装选货，取走一件饰品拔脚外逃。店主自信地说，警察一定会抓住这个窃贼的。 

美国大商店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是相当不错的，任意选货，允许换货或退货。有一次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大

型超市，买主捧着两大纸包的货物走向自己的汽车，一不小心一大瓶牛奶被打翻在地，站在门口的服务员立即赶

来，帮助清扫，后面一位服务员提了同样的一瓶牛奶送给他。这家超市从此成为我们购物的首选。与此迥异，一

些中小商店就各有不同了。一次在纽约第五街，我踏进一家门口玻璃橱窗内堆满照相器材的商店，两个小伙子问

我要什么，我说看看，他们跟着我，一定要我讲出想购什么，我回答说要个合适的三脚架，立即有三四个人拥到

我身边，摆开架势，进行各种宣传，最后简直是野蛮推销，还说：“你们日本人有钱，爽气些！”我当然不会暴露

身份，更不会说中国人没钱，最后拗不过他们，拿出支票簿，被要求除签出商品价格加上规定的 8%的税外，还有

什么听不懂的费，反正总价明显超过其他店同类商品的价格。真是哑巴吃黄连，但能逃脱这个“恶魔环境”也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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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了口气，只是上了一课，再也不敢领教了。 

以上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学者对“美国人是怎样的”的一份答卷。在这里我尽量多一点记叙，少一些分析。怎

样看待一个国家的人民确非易事，这不是一个“yes or no”的问题。在我心目中，美国人既有友好、勤奋、潇洒

的优点，也有差劲的一面。我们要去熟悉他们、理解他们、交往他们，就像他们要熟悉、理解、交往我们一样。 

 

 

 

重要更正 

 
2014 年第 9 期总第 28 期《上医校友会简报》登载了枫林校区建设项目“添砖加瓦行动”捐赠介绍，其中第

10 页“国内捐赠电汇或银行转账户名：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颜福庆医学教育发展基金）”有误（如上

图），应更改为“国内捐赠电汇或银行转账户名：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而“颜福庆医学教育发展基金”

字样，请在汇款或转账单的“用途”栏目里填写。给您带来不便敬请原谅。 

                                                                              上医校友会 


